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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子

年 月 日“虚荣女士”号与一艘弃船相撞而失踪，

。，西经出事地点大约在南纬

月年 个日，即出 天事 ，我的叔后的第 月

叔爱德华 普伦狄 ，西经克被一艘小船救起。方位在南纬

。小船的名字字迹模糊，但据推测应当是失踪的“吐根”

号上的。我叔叔是个普通绅士，在卡亚俄码头登上“虚荣女

士”号开始海上旅行。出事后人们以为他淹死了。他向人们

讲述自己的遭遇，但因太离奇，人们都以为他疯了。后来，

他又称自逃离“虚荣女士”号，他的大脑一直是一片空白。

一时间，心理学家们把他的症状当作一个饶有兴趣的病例展

开讨论，探讨精神和肉体的压力导致人失去记忆力的规律。

下面的叙述材料系本篇引子的作者，他的外甥兼继承人在他

遗留的文件堆里找出来的，材料上没有要求公开发表的意思。

在我叔叔遇救的那个海域，人们所知道的惟一的岛屿叫

年，皇家“贵族岛。那是一座没有人烟的火山岛。 蝎

子”号曾造访过该岛。一群水手登上了小岛。他们发现那上

面只有一种怪异的白蛾，一些野猪、野兔，和形貌怪异的耗

子。此外别无他物。他们不曾带回这些动物的标本。所以本

篇故事便缺乏最重要的东西来证明其真实性。在说明这一点

的基础上，把本篇故事公布于众似乎不会有什么妨害。我相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4 页

信这正是我叔叔的意图。这份材料至少说明了这样的情况：

我叔叔在南纬 ，东 经 。不知了去向，过了 个月之后他

在海洋的同一方位再次出现了。在这段时间里他总得以某种

方式活下来。听说有一艘叫作“吐根”号的木帆船，船长约

翰 戴维斯是个酒鬼。这艘船在 年 月确实载着美洲狮

和一些别的动物从非洲启航。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几个港口，

这艘木帆船很有些名声。它最后是在那片海域失踪的，船上

载有大量的椰 年 月从班雅启航驶向它那未知果干，

的命运。这个日期与我叔叔的故事正好吻合。

查理斯 爱德华 普伦狄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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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第一章

在救生艇里

关于“虚荣女士”号的失踪已有过许多报道，这里我不

再赘述。大家都知道，“虚荣女士”号驶离卡亚俄港之后的第

十天，撞上了一艘 天后，载着 名水手的大救生艇弃船。

被皇家炮舰“长春花”号救起，他们死里逃生的故事，便像

“美杜莎”号那更加耸人听闻的遭遇一样，流传开来。然而我

还是要为已经家喻户晓的“虚荣女士”号的故事增加一段同

样可怕，但却更加离奇的片断。迄今为止，人们一直认为小

救生艇里的四个人都淹死了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我有最好的证

据来证明这一点 我，就是那四人当中的一个。

然而，我必须首先说明，那小船里从来就不曾有过四个

年 月 日的《每人；只有三人。 日新闻》称，“船长

看见一个人跳进小救生船”。那人是康斯坦斯，他没能跳进船

里，这是我们的运气，对他则是不幸。他从撞断了的斜桅底

下乱成一团的绳索里溜下来；他松手往下跳的时候，脚被一

些小绳缠住了，头朝下在空中悬了一会儿，然后摔下来，落

水时撞在水中的圆木或是方木上。我们朝他划过去，可是他

再也没有浮上来。

我说过，他没能上我们的船是我们的运气。似乎也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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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这也是他本人的运气。因为救生船里只有一只小桶水，

一点儿发了潮的水手饼干 警报发出得很突然，船上的人

对灾难根本无所准备。我们以为救生艇上的食品和淡水会多

一些（尽管那里好像也没有），就朝他们大声呼喊，但他们听

不见。第二天上午，细雨停止后 雨一直下到中午 救

生艇已无踪无影。小救生艇晃来晃去，我们站不起身来观望。

海浪很大，很难将我们的小船划向救生艇。当时同我在一起

逃生的另外两人中，一位是像我一样的乘客，名叫赫尔默；

另一位是水手，身材矮小粗壮，说话带点儿口吃。我不知道

他的名字。

我们在海上漂流着 先是饥饿；淡水用光了后又是难

以忍受的渴。我们总共漂泊了 天。第二天之后大海慢慢平

天的静下来，海面像镜子一样。一般读者无法想像那 苦难，

因为在他的记忆中没有任何相似的经历能够让他想像得出那

这对他是幸运的。第一天过去了，我们相互很少种情形

说话，只是躺在船里，眼睛盯着天边。一天天过去了，我们

的眼睛显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憔悴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

伙越来越痛苦，越来越虚弱。太阳也变得无情。第四天淡水

用完了。我们已经开始胡思乱想，彼此用眼神转达那些荒诞

不经的想法；我想那是在第六天，赫尔默说出了我们都在想

的那个主意。我依然记得我们 干涩细弱，我们聚的嗓音

到一堆，说话时好少用些力。我坚决反对那个主意，宁可凿

穿船底一起坠海喂鲨鱼。鲨鱼一直在跟着我们。但是赫尔默

说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建议，我们就有的喝了，水手转而同意

了他的主意。

但我不愿抓阄。夜里，水手和赫尔默嘀嘀咕咕，我手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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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叠式小刀坐在船头，心底下却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足够的

胆量去搏斗。到了早上我同意赫尔默的建议。我们拿出一枚

半便士来决定谁该是那个多余的人。

阄落到水手头上。但他是我们 人之中最健壮的。他不

服，同赫尔默动起手脚。他们扭成一团，都快站起来了。我

朝他俩爬过去，打算拖住水手的腿，好帮帮赫尔默。船身摇

晃起来，水手一个趔趄，两人倒在船舷的上缘，一起翻进海

里，石头般沉入海底。我记得当时自己对此哈哈大笑，却不

知为何而笑。好像身外有股力量忽然让我笑了起来。

多久。我躺在小船里的坐板上，不知过了 我一直在想，

倘还有力气，就喝海水，就让自己发疯，这样能死得快一些

就在我躺在小船里的时候，我看见水天线上有一朵白帆向我

驶来，可我对它兴味索然，并不比看到一幅这样的画更兴奋。

我当时一定是思绪紊乱，但我还清楚地记得所发生的一切。

我记得我当时的头随着海涛晃荡起伏，漂着白帆的天水线上

上下下地跳荡。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认为自己已经死了；救援

的人来迟了一小会儿，而我的灵魂刚刚飘然身外，这是一个

多么可笑的恶作剧！

我头枕着坐板躺在船里，觉着过了很久很久，望着上下

那是一条双桅小起伏的木船从海面冒出来 帆船，船头和

船尾都装备有风帆。因是逆风行驶，木帆船左左右右地变换

着方向，绕着大圈儿航行。我绝没想到应当引起他们的注意。

看到木帆船舷靠过来之后，我什么也记不清了。后来我发现

自己在木船船尾的舱室里。我依稀记得有人把我抬上舷梯；

记得有一张大脸盘，红红的，长着雀斑，周围满是红色发须，

在舷墙上边盯着我。我还断断续续地记得一张黑面孔，眼睛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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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得出奇，凑到了我的眼前。但我一直以为那是个恶梦，直

到后来我真地看见了那张脸。我觉得我还能记起有人向我紧

闭的嘴里喂了些汤水。我能记起来的就这这么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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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第二章

去往无名岛的人

我发现自己所在的那间舱室很小而且很乱。一个年岁不

大的人坐在我的身旁，摸着我手腕的脉搏。他长着一头亚麻

色头发，浓密的稻草色胡子，下嘴唇下垂。我们相互注视了

一会儿，彼此没有说话。他一双灰色眼睛水汪汪的，却奇怪

地缺乏神情。

这时，头顶上方一阵响动，仿佛有人在撞击铁床架，接

着传来某种大动物低低的怒吼声。就在这时，那人又说话了。

他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：

“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我想当时我说我觉得没事了。我记不起自己是怎么上船

的。他肯定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因为我当时说不出话

来。

“你是从一只小救生艇上被救上来的，当时你都快饿死

了。小救生艇上的名字是“虚荣女士”号。船帮上缘有血

迹。”这时我看到自己的手，瘪瘪的，看上去就像是装满松散

骨架的脏兮兮的皮钱夹。我记起了船上发生的一切。

“吃点儿这个，”他递给我一杯冰镇的深红色东西。

那东西有血腥味，我顿感强壮了许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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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很走运，”他说“，救你的船上有医生。”他说话时像

要流口水，多少有点大舌头。

“这是条什么船？”我缓缓地问道。长时间没有说过话，

嗓音有些嘶哑。

“这是条往返于阿里卡港和卡亚俄港之间的小商船。我从

没问过它原本是哪国制造的。我猜它准保是天生傻瓜的国度

制造的。我 他也是从阿里卡上船的乘客。船主那头笨驴

是这艘船的船长，叫戴维斯 弄丢了执照什么的。你知道

，真是从所有他那种人。他给这船取名‘吐根’ 地狱般的名

字中挑出来的，即使海上风平浪静，这艘船也会晃个晕天黑

地的。”

头顶上的声音又响起来。是一个人的声音伴随一只动物

的咆哮声。接着另外一个声音断喝“该死的傻瓜！”平静下

来。

“你差点儿就一命呜呼了。”那人说“。真是太悬了。不过

现在我已给你打过针了。注意到胳膊疼了没有？我给你打过

针了。你昏迷不醒将近 个小时。”

我思维迟缓，一群狗的吠声又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“我现在可以吃点东西了吧？”我问道。

“多亏我，”他说“，这会儿羊肉还在炖着呢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放心地说道“。我就吃点儿羊肉吧。”

“但是，”他有点儿犹豫“，你知道我非常想听你讲讲船里

怎么会只剩下你一个人。”

我想我看得出他的眼神里有一丝怀疑。

①一种产 译注生于南美的茜草科植物的根，常用作催吐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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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讨厌的嚎叫声！”

他突然离开舱室，我听见他跟什么人大声吵了起来。我

觉得那人回答他话的时候叽里咕噜的。最后好像动了手脚，

可我又觉得像是听错了。后来他冲狗群吼了一嗓子便返回了

舱 室。

“好吧？”他刚进门便说“。你接着讲吧。”

我告诉他，我叫爱德华 普伦狄克。我告诉他我为什么喜

欢上了博物学，我借此从闲适生活的无聊中得到解脱。他对

这一点饶有兴趣。

“我自己搞一点科学研究 我在大学的学院里学过生物

学 蚓体内取卵巢，从蜗牛身上取角从蚯 质带等等。天哪！

那是十年前的事了。不过你说，接着说，跟我说说那条船的

情况。”

因为我非常虚弱 但他虽然我讲得再简单不过 显

然对我讲述自己经历的坦率态度很满意。我的情况一讲完，

他马上把话题转向博物学和他自己的生物学研究上来。他开

始向我详细询问托特纳姆法院路和高尔街的情况。

“卡普拉兹还是那么繁华吗？那是个多么繁华的商店呀！”

显而易见，他曾是个普普通通的医科学生。他情不自禁

地把话题又转向了音乐厅。他还给我讲了一些趣闻轶事。

“我抛弃了这一切。”他说“，那是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多

么令人愉快！年轻时我出 岁以前耗尽了了不少洋相，

青春时光。我敢说现在那里准变样了⋯⋯我得去看看那个蠢

驴厨子，看看他把你的羊肉炖成什么样了。”

头顶上又响起怒嗥声，来得突然，野性十足，吓得我毛

骨悚然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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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怎么回事？”我冲他身后喊道，但门给关上了。

他回来时端着炖羊肉。羊肉的美味吊起了胃口，我一下

子把野兽的叫声抛到了脑后。

一天下来，吃吃睡睡，我恢复得很快，能够从床上起来

到小舱口去观看绿色的大海了。此刻，海浪努力追逐着我们。

我判断帆船是在顺风航行。我正看着，蒙哥马利 这是那

位亚麻色头发人的名字 又回到舱室里来。我请他找几件

衣服。他把自己的几件帆布衣服借给了我。他告诉我，我在

小船里穿的那些衣服都扔到海里去了。他的块头大，胳膊腿

长，我穿他的衣服有点肥大。

他漫不经心地对我说，船长在船长室里已喝得八成醉了。

我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向他打听这艘船的目的地。他说这条船

驶往夏威夷，但中途必须让他先下船。

“在哪儿下？”我问道。

我住的岛“是一个岛子 。据我所知现在它还是个无名

岛。”

他的下嘴唇向下垂着，眼睛盯着我，忽然故意装出傻里

傻气的样子。我猜他是在有意回避我的问题。我不便多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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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第三章

奇怪的面孔

我们离开舱室时，只见有个人在舱梯口挡住我们的去路。

他背朝着我们站在舷梯上，正朝舱口外观望海浪。看得出他

是个畸形人，个子粗矮，呆头呆脑，驼背，毛茸茸的脖子上

顶着一个脑袋，深深地缩进肩膀里。他身穿深蓝色哔叽衣服，

一头黑发又粗又密地出奇。我虽然看不见，但听得见猎狗在

狂吠。那人马上缩回身子，我伸出手来挡住他，免得被他撞

着。他碰到了我的手，像动物一样迅疾地转过身来。

不知怎的，那张黑面孔突然展现在我面前时，令我大惊

失色 那张脸畸形得不能再畸形了。他脸部向前凸起，形

成狗或狐狸的鼻吻。一张大嘴半张半开，龇着白花花的大牙

齿。我从来没见过人有这么大的牙齿。他眼角充血，只有一

丝白眼圈框住两颗淡褐色瞳仁，脸上怪模怪样地闪耀着兴奋

的色彩。

“混蛋！”蒙哥马利喝道“。你他妈的还不让路？”

黑面人一声不吭地赶忙朝边上挪了挪。

我爬上舱梯，忍不住又看了他几眼。蒙哥马利在梯口又

呆了一会儿。

“这里没你的事，懂吗？”他慢慢地说道“。你的地方在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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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。”

黑面人畏缩起来。“他们⋯⋯不让我上前舱。”他慢慢吞

吞地回道，嗓音沙哑得有些怪。

“不让你上前舱！”蒙哥马利话里带着威胁。“可我叫你

去。”

他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忽然抬头看见我，便跟在我后面爬

上舱梯。我的半个身子已经爬出了舱口，我停住脚步，扭头

看看这个黑家伙，依然被他的丑陋惊骇得无法形容。我过去

从未见过这么可憎的、这么怪异的面孔，然而 如果这种

矛盾的说法可信的话 我同时又有个奇怪地感觉，我在什

么地方确确实实见过眼下这副令我惊讶不已的面孔和姿态。

后来我想，也许是我被抬上船的时候见过他了。然而这还是

释解不了我与他似曾相识的疑团。可是如果一个人看到过如

此奇特的脸，怎么可能忘记看到它的具体场合呢？这令人难

以想像。

蒙哥马利爬了上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索。我扭头望望四周，

打量这艘小型帆船的平甲板。在舱下我听见过船舱上面的动

物叫声，因此对于可能见到的东西心理已有所准备。但是我

的确不曾见过这么肮脏的甲板。到处扔着胡萝卜残块、绿果

皮、绿菜皮，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垃圾。主桅杆下面用铁

链子拴着一群凶猛的捕鹿猎狗。猎狗见到我，又是跳窜又是

狂叫。后桅杆那边一个不大的铁笼子里关着一头大美洲狮。

笼子太小，狮子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。远处右舷樯下面有一

些大箱子，里面养着兔子。一头孤独的无峰驼被塞在前方的

一只小笼子里。猎狗的嘴上全给带上了皮嚼子。甲板上惟一

的人就是手握轮舵默不作声的瘦削水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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缝了补丁的脏兮兮的船帆里鼓满了风。往上看去，船上

的所有的帆好像都张开了。天空万里无云，太阳已经走到西

天的一半；长长的海浪与我们齐头并行，微风吹起了朵朵浪

花。我们从舵手身边走过，来到船尾栏杆，只见船尾下冒着

泡沫儿的海水，翻腾着，消失在后面。我回过头来再次打量

这艘脏船的全貌。

“这是海上动物园吗？”我问。

“好像是吧。”蒙哥马利说。

“带这些动物干什么？是商品？是稀有物种？船长想把它

们卖到南海去吗？”

“好像是吧，不是吗？”蒙哥马利说着，转过身去看船尾

泛起的滚滚浪花。

突然船舱里传出一声大叫，接着是一阵咒骂声，黑脸畸

形人慌慌张张爬上甲板。他身后追着一个头戴白帽子，满头

红发的男人。那些猎狗先前朝着我狂吠，已经疲倦了。这会

儿见到畸形人，又来了精神，蹿着，叫着，恨不能挣脱锁链。

畸形人在这群狗面前犹豫了一下，红毛子乘机逮住他，一记

重拳直捣他的肩胛骨，那可怜虫便像一头被砍倒的牛一样倒

在肮脏的地上，滚到了狂吠乱叫的猎狗当中。算他走运，那

些猎狗嘴上都上了嚼子。红毛人得意万分，狂呼一声，摇摇

晃晃地立在那里。我觉着他很危险，极有可能向后掉到舱下

面去，也有可能向前跌在他的对手身上。

第二个人一露面，蒙哥马利凶起来，“站着别动！”他喝

道，口气里带着抗议。前甲板上出现了两三个水手。

黑脸人还在大声哀嚎，声音极特别。他在猎狗的脚下滚

来滚去。没有人试图去救他。猎狗们极尽所能地折磨他。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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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拿带着口嚼的嘴拱他，灵巧的灰色身体在这具趴在地上的

笨东西身上踩过来踩过去，就像在跳舞。前甲板的水手朝着

猎狗喝采叫好，好像这是一场精彩的体育比赛。蒙哥马利愤

愤地骂了一句，大步走过甲板。我随他走去。

眨眼间黑脸人摇摇晃晃地爬起来，踉跄地走了几步又绊

倒在支架旁边的船墙上。他倚在那里呼 呼哧地喘着气，扭

头望着那群猎狗。红发人开怀大笑，甚是得意。

“听着，船长，”蒙哥马利说道，口齿不清的毛病更重了。

他抓着红发人的胳膊说“：这样可不行！”

我站在蒙哥马利身后。船长半转过身，用一副醉汉呆滞

而又严肃的眼神瞅着他。

“什么不行？”说着，他用惺松的睡眼对着蒙哥马利的脸

看了一会，又骂了一句“该死的接骨郎中！”

他使劲挣脱两臂，一双长着雀斑的拳头插了两下，才插

进衣兜里。

“那人是乘客，”蒙哥马利说“，我奉劝你别去碰他。”

“见鬼去吧。”船长大声嚷道。他突然转过身，蹒跚着走

到一边，“在我自己的船上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他说。

因为那畜牲我以为蒙哥马利可能不会搭理他了 喝醉

了。但他的脸色只是更加苍白了一点，跟着船长走到舷墙边。

“听着，船长，”他说“。不能再虐待我的人。自从他上了

船他就受欺负。”

酒精的作用一时使船长哑口无言。

“该死的接骨郎中！”他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
看得出蒙哥马利性格傲慢而固执，他的仇恨会日积月累

至白热化，而绝不会再冷却到能宽恕他人的温度。我还看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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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争吵有时在升级。

“他喝醉了。”我忍不住管闲事了“。你这么做没用。”

蒙哥马利外翻的下嘴唇丑陋地扭曲了一下。

“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。你认为那样就能原谅他对乘客的

粗暴吗？”

“我的船，”船长又开口，颤颤巍巍的手往笼子方向摆了

摆“。是条干净的船。瞧瞧现在吧。”当然谈不上干净“。水手

们，”船长继续说“，都是干净整洁，受人尊重的水手。”

“是你同意带上这些动物的。”

“但愿我永远不会看到你那个地狱岛。你们那么个岛上

⋯⋯要这些动物干什么？还有你那个人⋯⋯你以为他是个人。

可他是个疯子。而且，他在船尾干什么。你以为整个他妈的

这条船是你的？”

“那个可怜鬼一上船你的水手就欺负他。”

“那是他活该一他是个魔鬼，丑八怪。我的人受不了他，

我受不了他。我们谁也受不了他。你，也受不了他。”

蒙哥马利转身走开了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别碰那个人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点着

头。

但船长要找茬儿吵架。他提高了嗓门：

“我告诉你，他要是再到船尾来，我要把他的五脏六腑挖

出来，把他的五脏六腑挖出来！你算什么人，竟要来告诉我

船长加船主。我就是这该干什么。告诉你，我是船长 里

的法律。我告诉你 法律和先知。我们讲好价钱，从阿里

卡港带上一个主人和他的侍者，再带回一些动物。我可从未

答应带一个发了疯的魔鬼和一个傻瓜接骨郎中！一个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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